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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◎郭▉勇於改過　　湖廣制軍郭▉令吳江時，▉簋不飭。撫軍湯文正將劾之，郭立誓痛改，令役擔水洗縣堂及內室，示民以更

新。後果操行峻介，卒稱直臣。康熙二十五年，文正於撫蘇任內，嘗薦▉居心衝澹，蒞事精銳，宜行取。部以催徵未完，議格，特

旨允行，授御史。又三十八年春，聖祖南巡，至德州，見▉跪道旁，諭閣臣曰：「郭▉前令吳江，百姓至今感頌，其人有膽量，無

朋比，可授湖廣總督。」知郭制軍之在吳江，其改轍以後，必有循良慈惠，深饜人心者。至於居台垣時，劾河臣靳輔治河無功，劾

大學士明珠、餘國柱結黨營私，背公納賄，少詹高士奇、都御史王鴻緒等，招搖依附。一時方嚴抗直之聲，幾使輦下慄然，朝貴側

目（詳見公所著《華野疏稿》）。其豐裁氣骨，作令時必已不凡，特年少闊疏，人言偶惑，宜文正儆厲而獎掖之。不然，士大夫一

命甫膺，甘為墨吏，素絲已▉，白璧難磨，尚何晚節立功之可冀乎？命世如郭公，仍不能掩其生平之一節，有位君子，庶知懼焉。

　　◎楊<香必>之治行
　　楊公<香必>靜山，康熙朝循吏也。知固安，預修永定河。故事，秋汛畢即興工。時永定河道黃某，賦役錢不均，遲延及冬，朝
涉者股戰，公意憐之，許日出後下▉。黃巡工，遲民之來，欲笞之。公力爭不得，乃直前牽馬至凍處曰：「公能往，民亦能往，此

時日高出，公重裘尚瑟縮，乃責此赤脛者戴星來耶？」黃大恚，將繕牒劾。會巡撫李文貞過柳家口，聞其事，召謂曰：「汝年少能

然，古之任延也。」勞以酒，解裘衣之。事得釋，調宛平。聖祖巡畿南，固安老幼爭乞留。聖祖曰：「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？」

一女子對曰：「何不別以好官與宛平耶？」聖祖大笑，以為誠，許食知州俸，仍令固安。尋遷▉南麗江府，麗江故苗地，新歸版

籍。公乃召土官為典史，諸里魁以頭目充。令人樹榆一本，畝蓄水一溝，建文廟，定婚喪之制。期年歲熟，俗為一變。民飾廟以

祀，號為「第一太守祠」。累遷至四川巡撫。乾隆初，緣言事罷，再起，以光少告歸。

　　◎洪文襄款客

　　洪文襄晚年，既謝事，復獨居▉傺。有其同鄉士人往謁，公拒不見。士人歸旅邸，無聊甚。晚間相傳相國回拜，已至門矣。士

人趨出，公降輿握手，故作寒▉溫泛語。久之入，則四庭肴饌備陳，珠簾繡幕，華燈▉熠。公延客入，首席陪座者，皆一時名士。

既而笙管繽紛，伶工畢集，演劇數出，酒數行罷，公起告辭，士人送出，公又辭讓，須臾乃登輿去。士人返舍，依然寒燈如豆，破

壁頹垣猶如故也。蓋公久蓄將略，無所施為，聊借款客以展其懷抱耳。

　　◎簡謙居之守正

　　蜀中簡公謙居，天資絕人，凡有記覽，過目不忘。康熙辛亥視學江南，江南財賄所都，前學使者無不藉營金窟。公至力反其

弊，勢挾利誘，屹不為動。每發榜後，進諸生而面誨之。某某解題中款，某某用古入化，並不擁卷於案，皆能背誦其文。試蘇州，

題中有「上」字，一生因公名上，遂寫上為尚。公呼是生問故，生曰：「憲名未敢正書耳。」公怒曰：「汝將以此求媚耶？士人行

己，貴乎立品，即小可以見大，即窮可以徵達，推此意也，他日僥倖立朝，則婢膝奴顏，汝必安為之矣。」跪生於庭，立命改正。

又數年，公補粵西右江道。北地崔維雅者，傾險人也，向與公同官，屢有於請。公薄其為人，不甚應之。是時升任粵藩，護理院

事，遂以故巡撫郝公與公有交，借事誣奏，係公於獄。公無以自明，吞金而歿。其明日之午，維雅方啟門視事，忽狂呼曰：「簡公

來矣！」倉皇亟趨下階，伏地叩顙不已。復起立，脫帽脫衣，反手面縛，左右扶入內室，乃絕。維雅疏下部議，白公無罪，而公已

歿，天下莫不冤之。

　　◎湯文正之清介

　　睢州文正潛庵先生，以江南巡撫內遷大司空。其歿於京邸也，同官唁之，身臥板牀，上衣敝藍絲襖，下著褐色布褲。檢其所

遺，惟竹笥內俸銀八兩。崑山徐大司寇賻以二十金，乃能成殯。其清介若此，而生前猶有以偽學劾之者。獨為君子，不其難乎！

　　◎跛金

　　金光字公絢，浙江義烏人，知書有權略。尚可喜從遼陽入關，得光甚喜，置之幕下，凡有計議，必咨於光而後行。然光頗自

負，意不欲屈人下，乘間潛逃。可喜遣健卒追還，抉其足筋，令不可走，而禮愛益加，於是跛金之名遂著。順治中，可喜入粵，進

爵平南王。其長子俺達公之信酗酒暴逆，王之宮監，適有事於公所，偶值其醉，忽指監曰：「汝腹何大也？此中必有奇寶，我欲開

視之。」以匕首刺監腹，應刃而斃。王之堂官王化者，年已六十餘，盛夏苦暑，袒而立於庭。之信憎其年老，笑謂化曰：「汝鬚眉

太白，我當黑之，遂縛化曝烈日中，自巳至酉，百計求免，始得脫。王大忿恚，呼之信杖之三十，而▉恣益甚。光因乘間言俺達公

剛而多虐，勇而寡仁，若以嗣位，必不利於社稷，請廢而立次子固山。王深然其說，因復猶豫，終未即行。光窺王無廢立意，恐謀

泄見疑，遂曲順之信所為。凡鑿山開礦，煮海鬻鹽，遣列郡之稅使，通外洋之賈舶，無不從光擘畫。是以藩府之富，幾甲天下，而

光之富亦擬於王。丙辰二月，鄭錦下東管，馬雄入南海，趙天元、謝厥扶俱以舟師迎降。之信計無所出，乃死光以辭於敵。謂向之

抗衡上國，久持弗下者，皆此人之為也，遂納款偽周。時可喜屏居舊府，聞之，深悔不用光言，以速光之死，流涕太息者累月，不

久亦歿。

　　◎謙語成讖

　　陳桂林文恭，性謙下。尹文端居首揆，素所推仰。一日文恭病，文端往視曰：吾輩均老，不知誰先作古人。文恭拱手曰：還讓

中堂。蓋習於▉謙，初不覺也。文端默然。及文恭予告歸，方戒途，傳聞文端騎箕之信。欲回京一弔，家人力阻，行至韓莊而薨。

　　◎於文襄之敏

　　乾隆初，軍機大臣入參密勿，出覽奏章，無不屏除奔競，廉直自矢。如果毅公訥親，其人雖溪刻，不近人情，而其門庭闃然，

可張羅雀，其他人可知矣。惟汪文端公由敦愛惜文才，延接後進，為世所訾議。然所拔取者，皆寒▉之士，初無苞苴之議者。於文

襄敏中承其衣缽，入調金鼎，初尚矯廉，能以蒙上眷，繼則廣接外吏，頗有▉簋不飭之議。再當時傅文忠、劉文正諸公相繼謝事，

秉鈞軸者，惟公一人，故風氣為之一變。其後和相繼之，政府之事益壞，皆由公一人作俑，識者譏之。然其才頗敏捷，非人之所能

及，其初御制詩文，皆無預定稿本，上朗誦後，公為之起草，而無一字之誤。後梁瑤峰入軍機，上命梁掌詩本，而專委公以政事，

公遂不復留心。一日上召公及梁入，復誦天章，公目梁，梁不省。及出，公待梁謄默，久之不至。問之，梁茫然。公曰：「吾以為

君之專司，故老夫不復記憶，今其事奈何？」梁公愧無所答。公曰：「待老夫代公思之。」因默坐斗室中，刻餘錄出，所差惟一二

字耳，梁拜服之。故其得膺天眷在政府幾二十年，而初無所譙責者，有以哉！

　　◎張文襄遺事

　　光緒某年，文襄以鄂督入朝。公餘，偶遨遊琉璃廠，瞥見一古董店，裝潢雅致，駐足流覽。庭中陳一巨甕，形制奇詭，古色斕

斑，映以玻璃大鏡屏，光怪陸離。絢爛奪目。諦視之，四週悉篆籀文，如蚓如蚌，模糊不可猝辨。文襄愛玩不忍釋，詢其價則某巨

宦故物，特借以陳設，非賣品也，悵悵歸。逾數日，又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觀之，亦決為古代物，文襄愈欲得之。肆主允往商，未幾

偕某巨室管事至，索值三千金。文襄難之，詢其家世不以告。往返數四，始以二千金獲之。舁至鄂，命工拓印數百張，分贈僚友。

置之庭中，注水滿中，蓄金魚數尾，僕從或以刀試之，似受刃。一夕大雷雨，旦起視之，則篆籀文斑駁痕，化為烏有矣。蓋向之蒼

然而古者紙也，黝然而澤者蠟也，骨董鬼偽飾以欺人者也。文襄為之不怡者累日。文襄督兩廣時，倪公文蔚為巡撫，文襄以倪新

進，頗慢易之。倪亦負氣不稍讓，二人意見日深，時相齟齬。一日倪以事謁總督，文襄拒不納，三謁三拒之。倪問何時可見，期以

旦日日中。倪先期往，日過午，仍不獲見。倪私問僕從：「大人有客乎？」則對曰：「無之，簽押房觀文書耳。」問何不稟報，則



曰：「大人觀文書，向不許人回話。」倪愈不懌，大步闖然入，戈什大聲言巡撫至。瞥見文襄執書坐安樂椅中，若為弗聞也者。倪

忿然作色曰：「督撫同為朝延命官，某以公事來，何小覷我也？」拂衣竟出，欲辭官，將軍出調和之。為置酒釋嫌，二公皆許諾。

屆期倪先至，文襄日旰不來，將軍強致之。至則直入坐上座，將軍起奉卮，文襄立飲之。將酌以奉倪，文襄又飲之。倪大怒，推案

起，脫帽抵幾，徑回署，即日謝病。政府知之，乃調倪他所。倪既去任，文襄獲理巡撫，兩署懸隔，往返頗不便。思空中構鐵橋，

溝通兩署，召工僱值約二十餘萬金。款無出，頗躊躇。忽接港電，有候補縣某，持總督印札，借某事向港澳華商募捐，已集得銀十

萬餘，未審有之乎？文襄愕然，已即復電言有之。適某兵輪以事至港，即命管帶誘其人偕來，毋使逸。既至署，命閉之空室中。某

知敗露，首領將不保，彷徨無所措，欲自裁。窗外環伺者眾，不得隙。夜二鼓，文襄自內出，某愧汗伏地，叩頭請罪，文襄不顧，

但曰：「汝膽大至此，不可赦，不可赦。」良久良久，乃命之起，賜坐，加以顏色曰：「吾今赦汝，汝能更為此乎？」某惶恐曰：

「願盡力。」於是更給以札，使往南洋群島，又募得十數萬金，而鐵橋以成，橋成後，每夕陽欲下時，姬妓輩或靚妝炫服，逍遙其

上，人望之如天半神仙雲。後某督至，始拆去之。

　　◎張文和之才

　　張文和公輔相兩朝，幾二十餘年，一時大臣，皆出後進。年八十餘，精神矍鑠，裁擬諭旨，文采瞻備。當時頗譏其袒庇同鄉，

誅鋤異己，屢為言官所劾。然其才幹實出於眾，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對諸語，歸時燈下蠅頭，書於秘冊，不遺一字，至八十餘書。

嘗顛倒一語，自擲筆歎曰：「精力竭矣。」世宗召對，問其各部院大臣及司員胥吏之名姓，公縷陳名姓籍貫，及其科目先後，無所

錯誤。又以謙沖自居，與鄂文端公同事十餘年，往往竟日不交一語。鄂公有所過失，公必以微語譏諷，使鄂公無以自容。暑日鄂公

嘗脫帽乘涼，其堂宇湫隘，鄂公環視曰：「此帽置於何所？」公徐笑曰：「此頂還是在自家頭上為妙。」鄂神色不怡者數日。然其

善於窺測上意，每事先意承志，後為高宗所覺，因下詔罪之，逐公還家。致使汪文端於文襄輩，互相承其衣缽，緘默成風，朝局為

之一變，亦公有以致之也。

　　◎彭剛直之知遇

　　彭剛直公不能作楷書，試卷謄正，往往出格，九應童試，皆坐是被斥。時浙人高某，視學湖南，嘗微行物色佳士不可得。最後

過剛直故里，聞讀書良苦，循審所習，似非制藝，異焉。再視屋宇甚陋，門有聯曰：「絕少五千柱腹撐腸書卷；只餘一副忠君愛國

心肝。」書勢雄杰，不顏不歐，似未曾學者。叩鄰右得剛直名姓，及其家世，知必應試，遂心志之。是歲按臨長沙府屬，得一卷，

書勢雄杰，似曾經眼，恍然有所感觸，竟拔置第一。迨揭曉，果係剛直，大悅。參謁時，歷述所見告之，剛直感恩知己，請列門

牆，執師生禮。高致仕後，子若孫倦讀淫博，不能世其家業，而彭已貴，為擇地築園墅報之，即今高莊是也。

　　◎袁爽秋

　　袁爽秋之夫人薛氏，學問宏深，博通經史，有不櫛進士之譽。爽秋學問，夫人攻錯之力居多，故爽秋有季常之懼，然實另有原

因也。傳聞爽秋本姓某氏，為袁某乞養子，故冒其姓。幼時家貧，為人牧牛，常戲登桐廬塔頂。鄉愚野老，謂其必發達，以該塔素

名有鬼嬲人，爽秋登之無恙也。及十二三歲，某戚攜之北上，流落都門，薛慰農收養之，執雜役焉。後因某事對答數語，慰農大奇

之，使伴諸子讀，遂妻以女。有謂爽秋實為養父挾之北上，適值薛慰農擇婿，爽秋預其選。蓋爾時慰農所注意者二人：一為楊廷

甫，一為袁爽秋。薛慰農之夫人親相之，並閱二人文，謂楊廷甫必可點翰林，袁爽秋不過進士而已。且楊貌優於袁，欲婿楊，薛慰

農則謂楊雖可入詞苑，終不過翰林而已。袁雖不能入詞苑，必有督撫之望，為一代名人，遂決婿袁雲。庚子之難，爽秋從容就義，

實其夫人薛氏所主持也，可謂巾幗英雄矣。不櫛進士，豈虛譽哉！

　　◎弔袁爽秋詩

　　桐廬袁爽秋先生，文學治行，並世無匹。庚子事變，抗疏嚴劾端、剛，身遭駢戮。張文襄過蕪湖，賦詩三章弔之云：「七國聯

兵竟叩關，知君卻敵補青天。千秋人痛晁家令，曾為君王策萬全。」「民言吳守治無雙，士道文翁教此邦。黔首青衿各私祭，年年

萬淚咽中江。」「西江魔派不堪吟，北宋新奇是雅音。雙井半山君一手，傷哉斜日廣陵琴！」弔太常者夥矣，如此詩之情文雙摯，

未之見也。

　　◎記寶竹坡父子

　　前清之季，宗室中最明達者，無若寶竹坡父子。竹坡君名寶廷，痛朝政不綱，於浙督學任內，娶江山船妓女，復上疏自劾，部

議落職。竹坡往來西山，以詩酒自娛，灑然有遺世之念。嘗有句云：「微臣好色詳天性，只愛風流不愛官。」其佗傺可想。其子壽

富字伯福，官庶常，告八旗子弟書，中有句云：「民權起而大族之禍烈，戎禍興而大族之禍更烈。」所謂大族者，即指八旗，亦若

逆知庚子之變與去年革命之事者。當時八旗人士詈伯福者盈耳，指為妖妄者，十人而九也。伯福既為書告八旗子弟，又與吳彥復君

保初創「知恥學會」於宣武城南，奔走叫號，所至強聒，而一般士大夫，率掩耳而走。戊戌政變後，徐蔭軒指為妖人，以宗室故得

免誅戮，而令其妻父聯元嚴加約束。伯福既常居岳家，以詩酒自晦，間為聯元陳說時局大勢，聯元甚韙之。拳亂起，聯元力陳拳不

可恃，遭駢戮。伯福痛其外舅為己而死也，則大慟。聯軍入京，遂與其弟富壽仰藥偕殉，瀕死為絕句二首云：「袞袞諸王膽氣粗，

竟輕一擲喪鴻圖。請看國破家亡後，到底書生是丈夫。」「薰蕕相雜恨東林，黨禍牽連竟陸沈。今日海枯見白石，兩年重謗不傷

心。」玩其詞躊躇滿志，真有視死如歸之樂。伯福為人，勇於自任，慮一事，發一言，千人非笑，不顧也。通州張季直贈詩中有句

云：「坐閱飛騰吾已倦，禁當非笑子能雄。商量舊學成新語，慷慨君恩有父風。」可以為伯福寫照。

　　◎同光樞臣之消長

　　同光之際，當國樞臣，分數時代。同治初元，為文祥、沈桂芬時代。時大亂初平，瘡痍未復，正可改革政體，以固國本。文祥

雖不學無術，猶知引沈桂芬自助，實為漢人掌握政權嚆矢。故李鴻章、翁同龢亦聯袂而起，時封疆大吏，漢人居半。即樞要之地，

實力亦漸加增。同治中葉，宇內得以少安者，職是故也。光緒初，變為孫毓汶、徐用儀時代。然孫名為漢人，實仰滿人鼻息，尤與

李蓮英狼狽為奸。徐用儀則唯唯諾諾，聽孫指揮。十年至二十年高陽、常熟又攜手入，然高陽守有餘而才不足，常熟極思振作，而

掣於西後之肘，亦不能大展其長，且觸滿人之忌，故收場尤落寞。二十年後，則剛毅、榮祿時代，純為滿人猿臂伸張之日。繼之者

弈▉、世續、那桐沆瀣一氣，固守藩籬，如瞿鴻機、徐世昌、林紹年皆在弈▉之下。如張之洞等，雖權力稍增，而為日無多，不能

發展矣。

　　◎百文敏軼事

　　百文敏菊溪總制兩江時，閱兵江西。贛撫某中丞初與之宴，百嚴厲威肅，竟日無言，自中丞以下，莫不震懾。次日再宴，演

劇。有優伶名荷官者，舊在京師，色藝冠倫，為百所昵，是日承值，百見之色動，顧問：「汝非荷官耶？何以至是？年稍長矣，無

怪老夫之鬢皤也。」荷官因跪進至膝，作捋其須狀曰：「太師不老。」蓋依院本貂蟬語，百大喜，為之引滿三爵，曰：「爾可謂

『荷老尚餘擎雨蓋』，老夫可謂『菊殘猶有傲霜枝』矣」。荷官叩謝。是日四座盡歡，核閱營政，亦少舉刻，不知此承值者適然而

然耶？抑中丞預儲以待耶？預儲以待，則與江南主之待陶谷，文潞公之待何剡，王鐵之待韓璜等事絕類。丁卯，百以兩粵開府乞病

內用，入都時，或謁之於道次，百蹙然曰：「吾以刑部尚書用，漢員為金蘭畦光悌，其人張湯郅都也，吾不與衡，如民命何？」客

曰：「昔徑山示童子案云：『汝進一步則死，退一步則亡，作麼生？』童子曰：『吾旁行一步何妨？』」百頷之者再。陛見時，乃

力陳病尚未痊，乞閒散自效，遂改總憲。庚午以兩江節鉞底定李家樓漫口，合龍後，至龍王廟行禮竣，僚屬以至卒徒，均叩謝且

賀。百忽一例遵跪，眾大駭曰：「卑職與小的曷敢？」百喟然曰：「當在壩上時，何所分大人、卑職、老爺、小的也，驚濤一刷，

貴賤同流，諸君不顧身命為朝廷事，皆吾好朋友。」指帽上紅頂曰：「永矢此心，諸公畢可戴耳，王侯將相，寧有種乎？」眾均崩

角，至有泣不能起者。百晚節頗有墨名，然於練能任事，亦滿大員中之能臣也。



　　◎施青天

　　施漕帥世綸有權術，任京兆尹時，金吾帥托公和諾，以寵幸冠一時，轎前常擁八騶，施遇諸涂，乃拱立道旁，長揖以俟之。托

驚駭下轎問之，施忽厲聲曰：「國制非王公不設騮馬，吾以為諸王至此，拱立以俟，孰意其為汝也？」欲立劾之，托謝之乃已。俗

呼曰「施青天」雲。

　　◎施世綸政績

　　清代循吏，為庸俗婦孺所最稱道者，莫如施世綸。院曲盲詞，盛演唱其政績者，蓋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，比公為宋之包孝

肅，明之海忠介，故俗口流傳，至今不泯也。按公當官實廉強，能恤下。初知江南泰州，值淮安下河被水，詔遣兩大臣蒞州督堤

工，從者驛騷閭里，公白其不法者治之。湖廣兵變，援剿官兵過境，沿途攘奪，公具芻糧以應，而令人各持一梃列而待，有犯者治

之，兵皆斂手去。守揚州江寧，所至民懷，以父憂去（按公為靖海候瑯次子）。乞留者萬人，不得請，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衙

前，名「一文亭」。累遷督漕運，奉命勘陝西災，全陝積儲多虛耗，而西安鳳翔為甚。將具疏，總督鄂海以公子知會寧也，微詞要

挾，公笑曰：「吾自入官，身且不顧，何有子？」卒劾之，鄂以失察罷。公平生得力在「不侮鰥寡，不畏強御」二語。蓋二百餘年

茅簷婦孺之口，不盡無憑也。

　　◎洪承疇母

　　洪經略入都後，其太夫人猶在也。自閩迎入京，太夫人見經略，大怒罵，以杖擊之，數其不死之罪，曰：「汝迎我來，將使我

為旗下老婢耶？我打汝死，為天下除害。」經略疾走得免。

　　◎沈百五

　　明末，崇明有沈百五者，名廷揚，號五梅，家甚富，曾遇洪承疇於客舍。是時洪年十二三，相貌不凡。沈以為非常人，見其窮

困，延之至家，並延其父為西席，即課承疇，故承疇感德，嘗呼沈為伯父。後承疇已貴，適山東、河南流賊橫行，淮河糧運輒阻，

當事者咸束手，於是洪薦百五。百五乃盡散家財，不請帑藏，運米數千艘，由海道送京。思陵召見，授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，加光

祿寺卿。不數年，承疇已降清朝，百五獨不肯，脫身走海，尚圖結援，為清兵所獲，洪往諭降。百五故作不識認曰：「吾眼已瞎，

汝為誰？」洪曰：「小姪承疇也，伯父豈忘之耶？」百五大呼曰：「洪公受國厚恩，殉節久矣，爾何人斯？欲陷我於不義乎！」乃

揪洪衣襟，大批其頰。洪笑曰：「鐘鼎山林，各有天性，不可強也。」遂被執，至於江寧，戮淮清橋下。妾張氏，收其屍，盡鬻衣

裝，葬之虎丘東麓，廬墓二十年而死。初，百五結援時，有死士五百人，沈死後，哭聲震天，一時同殉，殆有慘於齊之田橫雲。

　　◎吳留村

　　吳留村名興祚，字伯成，其先本浙之山陰人。中順治五年進士，時年十七。其明年，即選江西萍鄉縣知縣。遷山西大寧縣知

縣，升山東沂州府知府。以事鎸級，左補江南無錫縣者十三年。政通人和，士民感戴。忽有奸人持制府札，立取庫金三千兩，吳疑

之，詰以數語。其人伏罪，乃告之曰：「爾等是極聰明人，故能作此伎倆，若落他人手，立斬矣。雖然，看汝狀貌，尚有出息。」

乃畀以百金，縱之去。後數年，閩寇日熾，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，忽逢盜劫，已而盡還之。盜過船叩頭謝罪曰：「公，大恩人也。

」詢之，即向所持札取庫金者。由是其人獻密計為內應，將以報吳，時閩浙總督為姚公啟聖，與吳同鄉，商所以滅寇之法。康熙十

五年冬，八閩既復，姚上聞，特擢福建按察使，旋升兩廣總督。留村在無錫，既膺殊遇，夙駕將行，錫之父老士庶，被澤蒙庥者，

自縣治以至河乾，直達於省城之金閶門。八九十里，號泣攀留，行趾相接，不下數萬人。其▉紳及受知之士，則操舟祖道，肆筵設

席，鼓吹喧闐。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者，亦連檣數十里，依依不捨。使君為之泫然，士民之感德如此。

　　◎李敏達逸事

　　康熙末，各省錢糧多虧，世宗詔清查，天下震懾。李敏達公衛，總督浙江，聞之，詣內幕問策，皆瞠不語。公曰：「不請朝臣

來，天子弗信。朝臣至而督撫無權，事敗矣。宜速繕一疏，極言浙省廢弛久，誠得內大臣督治甚善。但內臣初至，未得要領，臣身

任地方，需臣協理，事裁辦。」疏成，馳奏。即詐稱生日，開筵受賀，浙中七十二州縣，無不麇集者。公張燈陳百戲，止而觴之，

召諸州縣至密室，語曰：「清查使者至矣，汝庫虧絲毫勿欺我，我能救汝，否者發露被誅，勿我怨。」皆泣謝曰：「如公教。」歸

皆核冊密呈，其無虧者，具狀上。亡何奏下，許公協理，清查大臣戶部尚書彭維新實來。先至江南，江南督撫不敢闌語，一聽彭所

為。彭天資險▉，鉤考煩密，民吏不堪，州縣擬流、斬、監、追者無算。畢，到浙，氣驕甚。公迎見，即持硃批示之曰：「朝廷許

衛與聞，公勿如江南辦也。」彭氣沮，稍稍禮下於公。公置酒宴彭，半巡執懷歎曰：「凡共事者，未有不爭者也。某性粗，好與人

角，屢蒙上誨。今誓與公無爭而後可，但不知如何而後可以無爭。」彭曰：「分縣而辦何如？」公曰：「善。」呼侍者書州縣名若

干，揉小紙如豆，髹盤盛與彭，起分拈之，暗有徽記，彭不知也。其虧者，歸公，其無所虧者，歸彭。彭刻苦辜較，手握算，至胼

起，卒無所得。而公密將贓罰閒款，鹽課贏餘，私攤抵矣。故使人問曰：「有虧否，何如？」彭曰：「無之。」彭問公，公陽為喜

出意外者，而應曰：「亦無有也。」遂兩人同奏浙省無虧。世宗大悅，語人曰：「他人聞清查多憂愁，獨李衛敢張燈宴，彼教督有

素，自信故也。」晉秩太子太保，賞賜無算，各官俱加一級。江南之人，望如天上。河東總督田文鏡柄用時，忌公，暗劾公，上不

為動。田懼，轉結納，伺公居太夫人喪，遣人以厚賻弔。公罵曰：「吾母雖餒，不飲小人一勺水也。」麾使者於大門之外，而投其

名紙於圂中。然性極服善，一日坐堂上，命吏胥田芳作奏，請封五代。田不可，曰：「封典止三代，無五代，芳不能作此奏。」固

命之，對如前。公大怒，罵曰：「畜產，例自我創，何干汝而逆我？」田遽起立，勃然曰：「公大誤，公怙天子一時寵，忘王章。

芳故曉公，公當謝芳，乃辱及其親何也？且公為人子孫，封三代而猶未足，芳亦人子孫，未封一代。而公以畜產寵秩之，何用心逆

人道耶？芳殊不服！芳殊不服！」公素負氣，忽公堂為吏所折，窘不知所為。強復怒曰：「便是我誤，汝不服，奈何？」曰：「公

大人也，芳小吏也，豈特公詈芳，芳無如公何，即公杖死芳，芳亦無如公何。所可惜者，大人之威，能申於小吏，而小吏之理，殊

直於大人耳！」言畢竟走出。公默然，顧左右，亂以他語而罷。是晚召芳，芳疑公蓄怒，將陰禍之。入，色如土。公握其手，笑

曰：「汝有膽識而辱為吏，可惜！吾貸汝千二百金，納縣丞，他日事上官，亦以直道行之。」田泣謝，得富平縣丞，選鳳翔令，以

賢聞。

　　傅卓園者，名魁，公標下卒也。少無賴，以材武入勇健營。涿州大盜李自洪，力敵千人，匿大邵村牛四家，公命卓園往擒。卓

園請標下李昌明及韓景琦俱。公笑曰：「汝往，能擒此賊。昌明往，非昌明殺賊，則賊殺昌明。韓景琦往，必誤乃公事。不信，如

汝意試之。」卓園夜至牛村，自洪方謀劫冉貢生家，未發。卓園破門入，昌明舞雙錘先登，賊暗中斲之，傷，大呼仆地。卓園繼

進，門小，器無所施。棄其戟，手掐賊陰而曳之，小腸出矣。賊抱卓園，刃其背萬千，幸衷甲不死，然骨入者寸許。卓園繞賊腸於

臂，至三匝，賊猶能運刀。韓景琦急來助，昏黑不辨，捧傅足，以為賊而縛焉。傅自念受兩人敵必敗，不得已，逆而▉▉之，繩三

重皆斷。韓僕出數步外。天漸明，三人共縛盜，獻之轅。公大笑曰：「吾所料何如？」盜且死，顧行刑者曰：「吾為盜三十年，殺

人如草，官兵屢捕，無敢格鬥，今擒我者壯土也，願一見而死。」或指卓園，盜運目久之，歎曰：「我久當死，死於足下，值矣。

我所遺寶刀，知足下來，哀鳴三日，宜贈子佩之。我死不悔為盜，悔不知天下之尚有人也。」

　　◎陳恪勤軼事

　　陳恪勤鵬年，字滄州，以康熙辛未進士，知衢州府西安縣，有善政。大學士張鵬翮薦之，移知山陽，遷知海州，再遷知江寧

府。清聖祖南巡，總督阿山借供張名，欲加稅，公不可，乃以他事中之，落職。按驗，聖祖赦之，命入武英殿修書，起知蘇州府。

公廉乾有才，民愛之如水趨壑，每褫職按問，老幼罷市聚哭，持▉醪相遺。滿州駐防兵亦率男婦踏門入，牽袍嗅靴，求見陳青天狀

貌。聞赦詔下，焚香跪北呼萬歲者，其聲殷天。係江寧獄，或絕其食，獄卒憐之，私哺以餅，為守者李丞偵知，怒杖卒四十。日通

一勺水，入獄者如之，公自分命絕矣。忽聞外有貴人騶唱聲甚高曰：「獄官來，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，入覲時皇上命我語江南督撫



『還我活陳鵬年』，不知汝等可知否？」言畢去，不與公交一語。未十年，公總督南河，李為邳睢同知，大懼，來謁公。公無言，

李心稍安，疑公忘之矣。居亡何，黃河南岸崩，芻茭翔貴，治者竹楗石▉，需金萬。公張飲，召河官十餘人入，酒行，歎曰：「鵬

年餓江寧獄幾死，不意有今日。」自賀一觥，且飲且目李，目閃閃如電，鬚髯翕張，李色變，客亦瞠視，不知所以。公笑曰：「諸

君不賀我乎？盍盡一觥？」合席諾聲如雷，不能者強畢之。俄奴捧饕餮樽出，磁而▉金者也，狀獰惡。公起手斟之，偏示客曰：

「滿乎？」曰：「滿矣。」持行至李所，曰：「某年月日為一餅故，杖獄卒，欲餓我死者，非他人即足下也。今河岸崩，百萬生靈

所關，不比老陳性命不值一錢也。罰汝飲，即往辦治，放一勺水入民田者，請敕書斬汝，亦使群公知鵬年非報私仇者。」李長跪，

色若死灰，持樽，樽墮地碎，兩手自博，叩頭數百。滿席客咄嗟回首，無一人忍睇其面者。李出，傾家治河。河平，來驗工官，纓

帽小車，所杖江寧獄卒也。既李竟慚恨死。公於故人子弟，孤寒後進，汲引如不及。賓從歡飲，而公目覽手答，沛然有餘。每用

人，則其家之一蹄一縷，必為資送，稱善廣座，訓過密室，人銜感次骨。入獄▉然，自憶未了事曰：「杜茶村未葬，某僧求書未

與，布衣王安節缺為面別。」從容料量，承鎖而行。在蘇舁鬱林石於郡學，游焦山，遣人泅水，取瘞鶴銘，為亭護之，其標奇如

此。所著詩文若干卷，其被逮入京也，除夕，市米潞河。主人問客何來，曰：「陳太守。」曰：「是湘潭陳公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

主人曰：「是廉吏安用錢為？」反其直，問住某所。次日戶外車聲轔轔，餽米十石，書一函，稱天子必再用公，公宜以一節終始，

毋失天下望，紙尾不著名姓。問擔夫曰：「其人姓魏。」訪之，則閉戶他出，竟不知何許人也。

　　◎於清端政跡

　　於清端成龍治術，為清循吏之最，以州牧屢遷至福建按察使。福建當耿忠精亂後，公撫綏遺民，多惠政。巡撫直隸，總督兩江

時，官吏望風改操。知公好微行，遇白髯偉貌者，群相指震懾。士民有歡笑，無管弦，游惰不空手，櫃坊無鎖。公清介絕俗，重門

洞開，白事官吏，直入寢室。左姜豉，右簿書，狀如鄉里學博，而用兵如神，尤善治盜。知黃州時，聞張某者，盜魁也。崇墉高

垣，役捕多取食焉。慮少遼緩，奸不得。乃半途微服，傭其家，詭名楊二，司灑掃謹，張愛之，使為群盜先。居亡何，盡悉盜之伴

侶、▉去篋、機密、綽號乃遁去。鳴鉦到官。一日，集健步約曰：「從吾擒盜，具儀仗兵械，稱▉足前行。」至張所，排衙於庭，

大呼盜出。張錯愕迎拜猶抵攔。公曰：「勿承，可仰面視，我楊二也。」張驚，伏地請死。公取袖中大案數十擲與之曰：「為辦此

足以贖矣。」張唯唯。公留健役助之。不數日，群盜盡獲，其殺人者活埋之。武昌營弁某弟素無賴，適遠歸，是夜軍餉盡劫，弁告

弟所為，被刑誣服，連引十餘人。獄具獻盜，公破械縱之。撫軍驚問，曰：「盜冤。」曰：「真盜何在？」公指堂下一校曰：「是

真盜也。餘黨進香木蘭山，今晚獲矣。」未幾獲盜，贓尚在校家，封識宛然。江寧盜號魚殼者，▉喬捷，倚駐防都統為解，有司莫

能擒。公抵任時，官吏憚公，遠迎公，日旰不至。方驚疑探刺，而邏者報公早單車入府矣。群吏飾廚傳，不受；餽餼牽，不受，一

郡不知所為。按察使某，公年家子也，從容言公過清嚴，則上下之情不通，某意欲具一餐為雅壽。公笑曰：「以他物壽我，不如以

魚殼壽我。」按察司喻意出，以千金為募。雷翠亭者，名捕也，出而受金。司府縣握手囑曰：「我等顏面寄汝矣，勉之！」翠亭質

妻子於獄。偵知魚方會群盜，張飲秦淮。乃偽乞者，跪席西，呢呢求食。魚望見疑之，刃肉衝其口。雷仰而吞，神色不動。魚咋

曰：「子胡然？子非丐人，子為於青天來擒我耳，行矣，健兒肯汝累乎？」翠亭再拜。群役入，跪而加鎖，擁之赴獄。司府縣賀於

衢。是夕公秉燭坐，樑上砉然有聲，一男子持匕首下。公叱何人，曰：「魚殼也。」公解冠幾上，指其頭，曰：「取。」魚長跪笑

曰：「取公頭不待公命也，方下樑時，如有物擊我手，不得動，方知公神人，某惡貫滿矣。」自反接，銜匕首以戲。公曰：「國法

有市曹在。」呼左右，飲以酒，縛至射棚下，許免其妻子。遲明獄吏報失盜，人情洶洶，司府縣相賀者轉而相尤，趨轅將跪謝告

實。而公已命中軍將魚殼斬決西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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